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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餐
郭竟成

太阳下山了
水牛上岸了
天空与河面
同时归于平静

老院子屋顶上
炊烟不断向天空抛云霞
那是在准备村庄的晚餐

老 屋
唐志平

厚厚青苔是长满碧瓦的胡子
诉说着悠悠岁月演绎的故事

阳光从天井洒下斑驳的印痕
祖母在檐下唠嗑陈年的梦境

老墙遮挡了多少岁月的风雨
父亲倚墙翻读着泛黄的族谱

北京约
李春龙

去北京七天
早就与在北京的小学同学约好
好好聚聚
我在北六环他在南五环
一误再误
到第七天
一场对北京来说
可遇不可求的大雨
让我们只能再次约好
回邵东回双凤回大兴村
好好聚聚

我的母亲同样有型
范朝阳

父亲病了
我催着母亲去做体检

母亲一直推。她说
要去，也到明年开春再去
她要我年前先给她换社保卡
本本上面登记着
血型：不明

A型、B型、AB型、O型
总有一型，属于
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的母亲

三月茅草和四月葱
开春就有型，就返青

我在这里
邓星照

我在这里
有时头顶烈日
有时身披冰雪

你径直走过
或颔首一笑
你有你的芳香和美

你不要同情我的炎凉
我也不担负你的山水

在这里
我祝福每个善良的人
阳光和风雨
都刚刚好

南风来了
王 唯

热到极致的时候，
父亲从麦地直起腰喊：
南风来罗，哟呵——
天一震，南风就来了。

这透骨子的凉，
生命欢喜得打颤。
万物活了过来，麦穗相互拥抱。
我说爸你真厉害，天也听你的。

父亲呵呵笑着，
把我装进箩筐里，
和麦子一起挑回家。

这些我全想起来了。
此刻弟弟正挑着两箩筐土，去填
父亲的坟头。

久违的阳光
李红霞

阴雨连绵的日子，分外想你
只盼望，迎来和煦
把发霉的心事，摊开，晾晒

瑟瑟发抖的枝丫间
还残留着西风之怒
你抚过，便抹去沉郁

我正要，抓一把爱
穿引你万千光线
缝补那些
裂了缝的感情

进城的蚂蚁
宁文彬

19层的高楼走廊
发现一只蚂蚁
在整齐划一的瓷砖之间
穿梭
我总担心它
会不会被驱赶被捏碎
适不适应城里的月光
这里有没有它想要的生活
白昼与黑夜
它孤单地行走

直到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
它身后紧跟着另一只蚂蚁
再后面，是一群蚂蚁

留住最后的乡愁
杨 秀

云翻滚波浪
树裸露肌肤
初冬的天幕
让位于黑白色

汽车再快再快一些
把窗外的黑白颠倒
电话那头
奶奶已经在抢救室

门前树上的木耳
屋后山上的竹笋
我愿交换所有这些记忆
只求奶奶长寿
留住最后的乡愁

背水的少年
刘筱梅

水，终于背上去了
满身的汗水已比一桶水还多
下楼，全身都痛
这是高考后的第一天
这是第一次代替父亲送水
这是第一次挣钱
虽然只有一元
在交到父亲手上时
父亲笑了，他也笑了
此刻，母亲也在天堂微笑

■湘西南诗会

邵东诗群十人集

花祭忠魂，碑翻心浪，先烈血染井冈。抚今追昔，泪水盈满眼
眶。黄洋界，披霞光，会师场，红旗高扬。八角楼里，墨池笔舞，雄
文千章。

创建工农红军，挥起大刀长枪。砸碎枷锁，扫除豺狼，拨开乌
云见太阳。新时代，老区酿，当初心，谁敢遗忘？红色圣地，千秋流
芳，万代景仰。

湘春夜月

四十年，物是人非多变。可惜大片良田，野草没膝盖。几处老
屋低垂，何处觅饮烟？门前罗雀，山顶栖孤雁。青壮劳力，谁能看
见？

十人一组，八人一田，共同劳作，苦乐相间。最叨念，兴修水
库，腊月寒冬，号角连天。手拉手，成百上千。俱往焉，数人生苦
甜，知青岁月，梦绕魂牵。

■古韵轩

夜合花·井冈山（外一首）

杨国安

真没想到大哥和朱八爷竟然
是中学同学。

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大哥和
朱八爷（他和大哥虽然同龄，但细
细算起远亲的辈分来还长我们一
辈，他又在朱家兄弟中排行第八，
所以母亲让我们叫他八爷）不但同
校同班，还是同桌，关系一直还过
得去。不过，大哥当时在学校只能
算是“短衣帮”——只有家织布短
衣穿。而八爷却还是一副前清秀才
打扮，一袭士林布长袍。更惹人目
光的是，老大不小的了，脖子上还
常常戴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
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贵气崽崽”。
他们读书都非常用功，成绩都是班
里的“冒尖户”。但不同的是，一碰
到什么社会活动，大哥总是积极参
加。比如要演个什么文明戏，他总
要去“混”一个角色，有时甚至还是
主角；而八爷却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管外面有
什么风浪，他都端坐在教室里读
书、写作业——去外面瞎闹有什么
用啊，还是那句老话：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解放的炮声震动县城，学生无
法上课了，都回到家里“躲炮弹”。

有一天，解放了的县城的大街
上贴出一纸告示：招收有志之士参
加革命队伍，经培训后去剿匪征
粮，参加土地改革。那天，大哥正光
着膀子和父亲在一起车水抗旱，一
听到这个消息，便丢下水车把手，
从地上捡起刚脱下的短褂子，对父
亲说：“我要去报考。”父亲也知道

“崽大不由娘”。只说了一句：“早去
早回。”

大哥去报考的时候还是不忘
老同学，顺路走到八爷家，邀他一
起同去。八爷的母亲一听说是要去

“剿匪”，就坚决反对——剿匪，那
不就是去当兵打仗吗？“好铁不打
钉，好男不当兵。”便一口回绝了大
哥：“要当兵，你去，我崽以后是要
去考学堂的。”八爷的态度也犹犹
豫豫，心里想着去当兵肯定有风
险，风里来雨里去不说，更重要的
是那子弹是不长眼的，于是也就含
含糊糊对大哥说：“老同学，对不住
了，你先去吧，我再等一等。”

在县城的“地方干部学校”门
口，大哥报了名。经过考试，他的文
化成绩居然名列榜首。训练了半个
月后，大哥当上了武冈县第三区剿
匪队副队长（正队长是一个南下的
干部）。从此，大哥就和战友们在战
火中摸爬滚打，和土匪在山林中周
旋。由于在剿匪队中大哥的文化程
度最高，因此，谋划攻略、收发文
件、拨拉算盘、收支记数一类的事
情多由他来完成。

有一次，在雪峰山脚的一个山
冲里，征粮队伍和土匪陈光中的残
余部队遭遇，一阵激战，队长身中

数弹牺牲了，大哥也不幸挂彩，好
在另一支剿匪队的人听到枪声赶
来支援，撂倒了几个土匪，征粮队
才得以解围。看着队长中弹的遗
体，大哥好生伤感，他懂得老同学
不来当兵剿匪的缘由了。但一想到
土匪曾经在老家打家劫舍，奸淫掳
掠造成民不聊生，对土匪的仇恨也
就顿然而生，好男儿当为国分忧，
驰骋疆场，也就想，自己这次来剿
匪哪怕是牺牲也值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哥虽说不
是走南闯北，但足迹遍布全县却一
点也不夸张。他当过区团委书记，
当过县委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家有五兄弟，但只有四间小
房子，在分祖产时，从某县工商局
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大哥说：“刚
好，你们四兄弟每人一间，我就不
来分了。我在县城还有两间房子，
勉强能够安身。”以后，我们四兄弟
都以大哥为榜样，遇事共同商量，
相互谦让，一大家子和和乐乐，其
乐融融。

再说那位八爷。自从错失去
“剿匪征粮”的时机后，由于新旧两
个社会的教学脱节，他不能再回校
读书，就只好待在家里。大跃进办
公共食堂要他当保管，他不屑；后
来生产队要他当会计，他又不愿；
对于农活他又不是很里手，最后，
在大队的小学当了一名临时代课
教师。由于所学知识跟不上时代，
性格又有点孤傲，教学上总是不受
学生欢迎。没办法，日子也就这么
将就过吧。

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母亲，碰
上朱家院子有人结婚，我去吃酒。
有一个人穿过拥挤的吃酒的人群，
挨着我坐下，停了半天才酸溜溜地
说：“我和你大哥是同学，他都升官
了。”我大吃一惊，这就是多年不见
的朱八爷啊？眼前这位留着些许胡
须的人，看起来比我大哥老多了。
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就额纹深刻，鬓
须花白。听说他还在教小学低年
级，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鲁迅笔下
的孔乙己的形象，他莫不是也在教
学生“回字有四种写法吧”？

我在县城工作也有好几个年
头了。有一天母亲带来口信，看在远
房亲戚的份上，要我去医院看望一
下八爷，说是他的左腿骨折了。究其
原因是亲两兄弟为了一栋祖上留下
来的房子互不相让而大打出手。在
且战且退中，不小心一脚踩空，从一
个高坎上摔下，当场昏迷过去，送到
医院半天后才苏醒过来。

我大哥和八爷年龄相仿，学识
相近，就是性格不同，志趣有异。走
的人生道路也不同，因而结果也就
两样。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从大
哥和八爷两人所走过的道路看，是
不是志向也是影响命运的重要因
素啊。

■人物剪影

命运随着志向走
易祥茸

姥姥七十五岁了。姥姥七十五岁生
日那天，收到了外孙女巧雅从美国寄回
来的生日礼物：几瓶高级补品。巧雅在美
国留学，毕业后又在美国工作，领到第一
个月工资，就给姥姥买了几瓶保健药品，
托回国探亲的同事带给姥姥，恰好赶上
姥姥的生日。姥姥收到从美国辗转万里
才来到这大山沟里的礼品，什么都没说，
要儿子石林给她看瓶子上标出的保质
期。标签上印的都是洋文，儿子根本看不
懂。姥姥说，生产日期是哪一年你也看不
懂？保质期是几个月你也看不懂？真没
用。儿子说我没用你就莫吃，莫非你外孙
女还会给你买过期的补药。真是越老越
刁钻。

姥姥七十岁以前，在吃食方面从不
挑拣，给她做了什么饭菜，她就吃什么
饭菜，饭菜馊了也舍不得倒掉。逢年过
节，儿孙们给她买的补品，她都高高兴
兴地收下，细水长流地吃，补品过期了，
仍然吃得细水长流。七十岁以后，姥姥
就不那么随和了，用儿子石林的话说，
变得“刁钻”了。吃什么不吃什么，什么
能吃什么不能吃，总是挑挑拣拣，不是

嫌营养搭配不好，吃了不利于养生，就
是担心儿孙们买的补品过了期，硬要看
清保质期才肯吃。石林经常说她，你再
这样，谁还敢给你买补品？你也不要太
刁了。姥姥说，电视里天天讲要注意食
品安全，不刁能行吗？

石林看不懂补药瓶上的保质期，姥
姥就真的不吃了，她担心外孙女捎回的
补品过了期。姥姥知道，她们这大山沟离
北京很远很远，北京离美国又更远更远，
很远很远加上更远更远，那距离就远得
无法算清。从那么远的地方捎回来的食
品，就是不过期，也吃不了几天了。姥姥
把外孙女捎回的补品收藏起来，想等一
个懂洋文的人看过保质期后，再决定吃
不吃。等了半年，又等了数月，也没等到
一个懂洋文的人。姥姥就要把几瓶补品
扔掉。

石林不准她扔。石林说，这么贵重
的补品，又是从美国来的，你扔了不觉得
可惜？姥姥说，连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都不
知道，你叫我怎么敢吃？石林看着姥姥，
又气又好笑，说，你一个七八十岁的老
人，这么怕死？姥姥听儿子这么说，气就

不打一处来，指着儿子骂，七八十岁的老
人就不值钱了？七八十岁的老人就能乱
吃东西了？越骂越来气，咚咚咚咚，把那
几瓶从美国捎回来的补品全扔进了屋
前的水沟里。

石林气得向姐姐桂娥告状，说没见
过这么刁的老人，把巧雅从美国捎回来
的补品全扔进了水沟里。

桂娥很奇怪，问石林，娘是不是嫌
那些补品不好？

石林说，她尝都没尝，哪知道什么
好不好。

桂娥更奇怪了，说，那娘为什么要
扔掉？

石林说，娘要我看标签上的保质
期，我看不懂，她就担心那些补品过了
期，不敢吃。

一听是这么个原因，桂娥就来了
气，说，没见过这样的老人，越老越刁，
连自己的外孙女都不相信了，今后再也
莫给她买补品了。

正气恼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巧
雅从美国打来的。桂娥接了电话，噼里
啪啦地对远在美国的女儿说，以后，不
要给你姥姥寄补品了。不等女儿问原
因，她又噼里啪啦，把姥姥扔补品的事
说给巧雅听。她以为女儿会和她一样生
气。谁知女儿听了她的告状，不但不生
气，反而开心地笑起来，说，姥姥做得
对，就是要有食品安全意识。妈，你要好
好向姥姥学习，吃食品时一定要看清保
质期。

■百味斋

意意 识识
（小小说） 龙会吟


